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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利事務委員會秘書先生 /小姐：  
  
       我沒有參與遊行罷工、沒有高學識，又只是一個低層社福界
員工。但當看到傳媒焦點竟然好像把爭取「取消整筆過撥款」變成「社

工爭取加人工」，我感到自己必需要做點事。我要說出一個跟我同一

職位，卻已在半年前離職的同事的故事，叫大家看清楚「整筆過撥款」

的真面目！  
 
       那位同事以前是在商業機構工作的，因著一些個人的原因，
她願意嘗試投身去為智障人士提供服務。數年前她加入這服務智障人

士及其家人的機構，並一起作開荒的工作，當時機構才開始運作。中

心因為害怕「整筆過撥款」這怪物，便盡量延遲聘請員工以省下金錢

備用。機構分配她本來便應該不稱職的工作。當時機構看到在開始運

作時未有太多家庭申請服務，便沒有聘請足夠的訓練導師為有需要的

智障人士提供訓練。機構要她代替訓練導師進行在中心及外出到智障

人士的家庭為他們進行評估、訓練和個案工作。當時機構仍未聘請文

員，所以要她負責所屬單位的大部份文件工作。其實本來她的職位只

需要負責帶領一些簡單班組、程序的支援加上少量的簡單文書工作。

不過那同事抱著滿腔熱誠，努力學習、不計教是否超出自己的工作範

圍、沒有超時津貼，同時對服務的智障人士保持耐性與愛心。而她的

人工只有 $6000。我必需要告訴大家，在惡劣的工作條件下，要保持
著對智障人士的耐性與愛心並不是想像般簡單的事情。這三年間，她

一直負責了許多訓練的工作。但既然她願意放棄秘書的工作，在這裡

工作了三年，導致她離開的當然不是金錢的原因。  
 
      「整筆過撥款」下，中心打算進一步節省開支。年多前開始，
把中度與輕度的智障人士合拼為一個班組作訓練，以節省人手。這絕

對是為金錢放棄對智障人士的尊重！中心的智障人士是成年人，輕度

智障人士的智力就像小學生，而許多中度智障人士的智力大概只有嬰

孩的程度、又不懂說話。大家能想像把嬰孩放在小學生中一起上課，

對課堂有多大影響嗎？更複雜的是，許多智障人士同時有癲癇症的情

況，中度智障者多以激烈的動作表達感情，包括打人及打自己等。從

此以後，班組的質素大打節扣。本來輕度智障人士在細心訓練下是可

以學習很多的，現在情況不同，學習會困難很多。混合中度智障人士

的班組又有許多變得太娛樂消閒性。感受到所謂的訓練，已經變質。

同事也更忙碌，以前見到一些學員愁眉苦面，總可以聽他們說說心

事。現在除非情況嚴重，例如家人離世、大發脾氣，否則亦沒有這個

空間。請注意，他們不同普通成人，在中心的生活往往就是一天中最

精彩的時段，我們都希望他們活得精彩一點，在訓練下能照顧自己多

一點，家人的壓力亦少一點。現在看到的是，中心在「整筆過撥款」

的壓力下，省錢大於一切。社福界的服務接受者多是社會上較被忽

略、較沒有能力的人，被欺負亦不會說出來。那位同事就是感受到現

在好像已造不了什麼而想離開的。離職後，她到一間物流公司工作，

工資比這裡高出一倍以上。我看到的是，「整筆過撥款」使服務變質、

使服務接受者得不到應得的幫助、關心、好的更獨立的生活、使無數

個帶著決心與希望去貢獻出自己的工作者失望。  
 



  
      近年部份青少年中心，亦因為「整筆過撥款」的壓力，開始
取消改善家庭關係的小組，變成主力推出能「賺錢」的班組。例如資

優班、補習班，甚至在灣仔區見到接受政府資助的一大團體推出收費

高達 $1600六節的照顧自閉症孩子的班組！我看到這些本來有使命去
幫助窮困邊緣家庭的社福機構，在「整筆過撥款」的壓力下，變成看

錢大於一切的「公司」，真正有需要幫助的人卻被丟棄。   
  
 
 
小小的市民  


